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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學院
學生會刊物
九九零年三月

總第十四期

回顧與前瞻
嶺南學院校長陳佐舜博士
「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J屣下嶺南
學院專責委員會及資委會職員一行十人，於今
年一月三日到訪學院，就規模、課程結構、課
程範畴與程度、及校園發展等項目，商議嶺南
學院的升格問題及發展路向。當日上午由校長
及六位其他資深敎職員接待到訪者，雙方暢談
一小時半，氣氛十分融洽。中午資委會人士接
受學院邀請，與敎職員及學生代表等二十五人
同進午膳。下午並參觀學院敎學設備。
學院敎學水平頗高，其未來發展又很配合
香港高等敎育整體發展路向，因此我深信在一
九九一年，即在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
一個三年期開始時，學院即能參加其資助體
。一個薪新的時代就快在我們面前開展一
這歷史性的關鍵時刻，我們檢視過去，籌劃將
來，自然是最適當不過。
嶺南學院自創辦以來，在二十餘年內\，得
以發展成爲一所卓有聲譽的學府，爲本港專上
敎育作出積極的貢獻，一方面固然是有賴嶺南
敎育機構、歷任校董會及校務會的苦心擘劃和
英明領導，以及敎職員生的孜孜勤謹和奮力圖
强，有以致之。但今日嶺南敎育得享豐碩成果
，其實更歸因於其根本是深植在一塊沃美富饒
的傳統土壤內。我們如果歸根尋本，不難發現
嶺南敎育事業實在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已有
百年深厚歷史的廣州嶺南大學。
一八八八年美國長老會在廣州創辦格致書
院，也就是嶺南大學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書院
易名爲嶺南學校，並於一九二七年在中國敎育
部正式註册爲嶺南大學。當時中國南部的大專
院校大多仍是陳陳因襲，跳不出古老守舊的傳
授模式，旣不關注西方的思潮和西方的科學，
又漠視女性天賦的敎育權1。在保守精神籠罩
下，嶺南大學提供新穎獨特的西式敎育，男女

兼收，爲中國現代專上敎k樹立典範；同時，
更在匪亂，内戰，日本侵華坑陧不安的時勢中
，日漸茁壯，終於發長爲中國南方髙等敎育一
個重鎮。
一九五二年，嶺南大學因中國政府將不同
院校調整合併而停辦。但嶺南精神仍然薪
火相傳，不朽不滅。一九六七年嶺南大學校友
爲繼承和發揚母校的優良傳統，在秃港以嶺南
書院爲名復校。秉持著嶺南敎育的崇痕理想，
本校自創校以來，一直惕厲黽勉，亟圓進步，
積極爲培育本港年輕一代俊彥作出貪獻。
一九七七年，嶺南書院向政府諍册。七八
年獲正式承認爲註册專上學院，定名fe嶺南學
院。七九年起接受政府資助，推行二I二、一
學制。

一九八七年，嶺南學院進人轉捩期。經過
二十年的努力耕耘，甘美豐映的果實終於縈縈
蒂結一校務固然蒸蒸日上，敎與學的質素更
是與時俱進，而爲我們憑著堅毅不撓，憑著苦
幹硬幹墾拓出來的成績作見証的，就是八七年
十二月初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蒞校作
全面學歷評審一事。是次評審全面而深人。由
十位對大專院校行政及課程結搆有深切認識的
專家學者組成的評審團，一方面審核了學院現
有的及計擬中的課程、資源、設備、人力、敎
職員繞制、輔助服務及康樂設施；另一方面，
亦考#嶺南的背境、傳統及組織架搆。
審愼而周密評審的結果，是一份對嶺南學
院評價極高的報吿書。評審團稱許嶺南的行政
、敎學、及敎職員生的質素；同時認爲嶺南的
課程水平足以媲美浸會學院和兩所理工學院。
政府基於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的
度訏價，於人八年增加對嶺南的資助，並容
嶺-停辦二年制預科課程。八九年九月開始
學院已是一所完整的專上院校，可以更有效
益地運用資源來推行統一連貫的三年制榮譽文
憑課程。更重要的，是政府同意著手處理學院
申請加入大學及理工院校行列的要求。
現方値政府爲要塡補因移民潮而引致大量
流失的人才及亟需開發人力資源以維繫本港未
來的安定和繁榮，所以決定在未來數年內大幅
提高大專敎育指標。嶺南學院旣然已經建立優
良的學術環境，堪以提供高水平的大專敎育，
在配合政府銳意擴增大專敎育方面，肯定應該
，也肯定能夠扮演^個重要角色。
學院請求加入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
的資助體系，一方面是要配合政府發展高等敎
育的整體路向，以期可以服務社會，可以爲本
港專上敎育奉獻本身的力量。但同時，我們亦
是期望透過政府的資助，獲取穩定而豐裕的資
源，因而更能善盡作爲一所大專院校對社會應
承擔的責任，也更能貫徹嶺南一脈相承的敎育
理想f

其實對香港大專敎育的貢獻，不僅在
可即時提供更多學位，更重要的是爲靑年人開
切合社會$要的高質素專業課程 ‘ 爲 靑 年 人
供兼顧專業和通識的均衡敎育。
嶺南課程攆計取向之一，是著重理論與實
用結合，是透過實踐來驗証抽象的知識
另一方面是務求所授的知識可用諸社會一
這正符合我們「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校訓所
愒橥的精神。因是之故，我們提供的專業課程
强調淬煉切合社會需要的專業知識，務期莘莘
學子畢業後，可以即時投入社會工作，在各行

各業擔任重要職務。我們的商業專科課程和翻
譯課程就是明顯的好例子。中國文學及歷史學
系計劃於兩年內增設的「創作及實用寫作」課
程，更是將創作與公務及商業的應用共冶一爐。

香港現正面臨急劇的轉變，人才流失問題
亦日趨嚴重。在這情况下，我們一方面迫切需
要專業人才，以維繫社會的發展和繁榮；佴另
一方面更亟需深具器識和遠見的通達之士，因
爲唯有對社會有深厚歸屬感和對文化有重大承
擔感的儒雅之士才會勇敢地肩承社會未來的危
難，才會不計一己的私益爲創建香港光明的_
來而盡心盡瘁一而這正是嶺南學院視作本身
要肩負的敎育任務。
基於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嶺南課程一個
嶄新特色，就是戮力開拓課程的涵蓋面，加强
跨科際學識的訓練。事實上，在像香港這樣先
進的社會，發展趨向多元化是勢所難免的了。
作爲領導之才，我們不可把視域祇局限於一己
的專業領域內，必有跨學科之識，才會有豁達
之見，才可爲多元化發展的社會起整合和統籌
作用。
跨學科的訓練方式特别見於社會科學院的
課程。該學院的學生第一年必須修讀共同的基
本核心課程，然後在第二及第三年分别就「亞
洲太平洋研究」、_際經濟與政治事務」及
「社會問題與政策」三個專業課程專修其一办
最重要的是課程設計乃基於問題的取向，而非
僅是多個個别科目的組合。而主旨則在培育出
來的行政決策人才，能以宏觀和跨學科的，度
剖析問題，對本港、亞太區、甚至整個世_
政治、社會及經濟發展有透徹的了解，因而能
以靈活的處事方式應付日趨繁複多元的現代社丨
會°
市塲及國際企業學系亦採用相|的培育方
法訓練該系的學生。一年級生修讀备同科目，
到第二年才在「市塲學」及「國際企業」_個
專業課程中修讀其一。「國際企業」專修課程
更融會了工商管理和社會學兩門專業‘1。
另一方面，會計及財務學系開設的M司
秘書及行政」專業課程現亦截分爲二：
與財務」及「公司秘書」，其課程設計本胃
限於淬煉學生在法律、財務、銀行或行政方面
的專業知識，更提昇至社會及哲學的廣闊範h�
綜前所述，嶺南的課程內容及敎學方法均

弓

精神，拓展他們的胸襟和眼界，從]5辨
，認識自己和他人，與處身的杜___
界的關係。從互扣互連，物我一體的和諧關#
出發，學生對生命的價値觀才會是健康和有建
設性。事實上，著重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
和道德、政治、社會及文化的埋解,，以及
之間保持緊密的聯繋，是嶺南敎育的I要特色
。整體目標則在培養善於應付未_會挑戰的
領導之才。

學，

但嶺南課程最具特色的地方，是透過通識
敎育課程，爲學子提供可以促進其人格全面發
展的均衡敎育。通識敎育作爲課程結搆核心的
部分，旨在培養他們在知識及道德方面的承擔

獨具特色，在本港其他大專院校所開設的同類
課程之外别樹一幟。但這個特色卻是萬變不離
宗，都是基於嶺南大學淵源深厚的傳統敎育
。英國「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的評審報
靑晰地指出：嶺南學院足具擴充潛力，但
擴充g仍可保持其一貫的本色’保持自嶺南大
傲的優良傳統所延衍出來的敎育抱負。
學院今後的敎育方針，自然是秉承著
極健康的路向，再謀求突破性的發
年內，我們一方面繼績致力維繫
平的同時，因應社會潮流，積極
構，而且體察未來社會發展趨
設計取向，以期可以爲我們
P
富內涵和廣闊幅度的專業課
降广捉供
，開設學位課程。
文憑課程已接近學位課程
「國家學歷頒授委員會」對學
的水f價就是明証。學院當然期望加
院所作
S工院校行列後，所授課程可全部獲
轉爲學位課程，但同時明白學位課程的開設
須經一定的評審程序，並不可以一蹴而就。因
是之故，我們計劃先由文、社、商每個學院提
供一項學位課程，然後循序發展爲全部學位課
程，而最終目的是進一步開辦研究院課程。

\
程，m

批准嶺南提供學位課程，其實極能切合社
會當前需要，亦配合政府大幅增加大學學位的
計劃。香港發展愈是先進，對人力資源的需求
自然愈是殷切，因而大學學位的擴增必須有增
無減，才能培養足夠的人才建設社會。嶺南學
院朝這方向發展，當然是最恰當不過。
目前嶺南爲參加香港會計師公會專業考試
人士提供補習課程。將來爲配合就業人士的需
要，擬增設各類進修課程，包括爲本校近期畢
業生開設補習課程，使之有機會補修學分及獲
學士學位。
^嶺南學院巳奠定良好而穩固的基礎，可以
•開創嶄新領域。目前學院發展一個較大障
礙園有限，僅足以容納一千數百名學生。

耍求It步往前推進，我們實有必要積極開拓
校園作f抒解之道。學院於去年十一月下旬已
向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遞交「嶺南學院
校舍發展搆思報力」；该報吿由學院委任建築
公司草擬，_位於現有校舍與肇輝台間的地段
_建¥來校金的可行性作出研究及提出初步發
展計劃。
除上述地段'4，學院亦考慮過若干其他可
作校舍拓展的地-。但任何計劃均有賴政府調
撥土地和發展專款方"了落實執行。我們希望隨
蕃校舎逐步擴逢，到一九九九年時，學生人數
J i l ^ ^ g 千人。
有一黙是無可置疑的：嶺南學院獲准加入
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委員會的資助體系後，在
資源更豐裕情况下，當可積極發展校園，添置
優良設備，擴增職員編制和延聘更多資深敎師
。秉承素夙上下同心同德的精神，嶺南自然更
能發揮現有潛能，也自然更可爲本港專上敎育
作出輝煌貢獻。

文史系的未來與前瞻
文史系的改革是由1985年開始，在此之前
，文史系的科目是較爲着重古典方面的。後來
按照校方和社會的需要，文史系作出重大改革
，開設較爲設合現代的科目，古令兼顧。另外
該系亦加開了選修課程。以往該系是完全無遴
修科目的，但因爲文科學生的學術基礎應該要
闊大，而硬性規定同學讀多少科並不合理。另
一個改變是將原來古典科目的教法革新。以往
教學是着重用舊觀念解釋舊東西的，但新時代
對舊有的文化應有新觀念、新解釋和新的硏究
方式，所以，該系顿應現今世界學術潮流，鼓

程。第一條線將訓練出敫師及其他文化工作者
。專業及寫作課程則訓練應用文及專業寫作人
才。現時香港的中文語文水平低落，加上時間
接近九七，將來的官方語言會是中文，英語則

内，校外審核的多重關卡，而課程從設計到招

需要很多中文人才。文化界的職位如電台、編

生需要一段時間，其長短是視乎玫府認為該課

剌、電視等大聚_亦需要會寫作的人，因此

程是否合乎其需要。

這個課程是切合這些需要的。

至於學生數目方面，將來每年預算收六十

另外，兩個分科的文學課程將全部改爲比

勵教員去學習新東西。
文史系未來的發展計劃是有兩條「主線」
的，分别爲原來的文學及歷史，以及在全國華
語世界都是薪新的專業及寫作課程。系方面要
求同學先遴其中一項作主線，先修一年共同課

粱教授強調，這些計釗的實行需要經過校

是商業語言。中文的地位將會提高，本港將會

較式教法（COMPARATIVE

人，而文史的一線會较多，約卅狳人，而創作

STUDIES)，

主線的約廿狳人。後者人數较少，是因為學生

以誇越古令及以主題的方式去教授。•這是着眼

要多寫，老師的工作量較大，而課程内亦有很

於現令世界是要通古令之故。這種設計是十分

多 硏 習 課 ， 不 能 以 講 授 ( L E C T U R E )為主體。

獨特的，在現今的華語世界中還沒有過。香港

至於這樣的設計同學會否認為一個分科比

是華洋雜處的，教學的也不能單敫古或令，寫

另一個優越呢？粱教授認為，主修文史的，學

作也要古今涉獵，因此這設計對香港是有實際

習上以堂上講授及導修為主，是要求多讀的，

意義的。

主修寫作的則要求多寫。同學付出的時間是一
樣的，但敉學方面則不一樣，後者需要多改，
也要和同學在班中硏習。

社會科學院的新發展
嶺南學院的社會科學院從便開始設
計和籌劃目前所實施的綜合課程，也是全院近
年課程革新最早的一個部門。當時社會科學的
主修課程祇有社會學和經濟學兩門單元學科，
而且共同隸屣於文學院。學生每年修讀的本科
科目中，選擇佺較少。後來在校董會和陳佐舜
校長的勵志革新、提升敎育質素的方針下，開
創了綜合課程的模式。這是一個大胆的嘗試，
因爲講師們本身的敎育背景，都是以傳統的單
元模式爲主，對綜合課程的槪念，開始時不易
接受，也不知應如何設計。但經過講師們齊心
合力，數十小時的反覆討論和深人研究，大家
逐漸獲得了一些共識：即我們一方面同意社會
科學的領域，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心理等
，都是密切關連、互相影響’不可作一刀切式
的分割。一般單元學科的訓練也都有這一認識
，故有選修和副修的科目，以補單元學科之不
足。但另一方面，我們亦理解到綜合課程特别
適合規模較小的學院，由於學系不多、科目有
限，未必能滿足學生自由選擇選修和副修科目
的需求，如果能就社會的需要而設計一些綜合

課程，配套的效果會更好一些。此外，我們更
確立了幾項原則：（一)新課程應符合香港社會
的環境與需求、（二)新課程必須包括足夠的理
論基礎，使學生可繼續深造、（三)新課程也必
須有足夠的研究方法和統計的訓練，以便學生
順利升學或就業。
有了共識和原則後，課程的設計便比較順
利進行了。在香港的大專中，對社會的研習以
理論和社會工作爲主，很少以社會政策爲課程
的中心。嶺南的社會科學院，因此設立理論和
實用兼顧的〈社會問題與政策課程》。香港是
一個國際貿易與金融的中心，這兩方面與國際
政治有着密切的關係，但經濟學的課程中，比
較少突出經濟與政治的關係，我們又設計了 <
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 的課程。香港同時也是
亞太地區的重錤，不但貿易往來，而且旅遊、
資訊、投資等都需要對全區有相當的認識，因
此我們又首創了香港第一個以《亞洲太平洋地
區研究> 爲主題的新專業課程。這幾個課程不
但根據講師們本身社會科學的基礎和理論知識
共同設計，也徵求了社會科學院顧問委員會的

意見，更獲得當時同學們熱烈的支持。爲了更
好地配合全院的快速發展，社會科學系也同時
脫離了文學院，獨立成爲一惘學院。
在過去三年多來，講師們不斷吸取經驗，
修改和增加科目，務求精益求精。幾年來的實
踐，也証明三個綜合課程，保存了社會科學的
主要理念和基礎訓練，也給予同學們更多的選
擇。我們計劃在未來的數年裡，繼續擴展這幾
個課程，以求在最短時期內，爭取到頒授學位
的資格。
此外，社會科學院也計劃於開辦<
社會工作系〉以配合香港對社工人才的需求，
並於1995年以綜合課程的模式，增設一〈心理
輔導〉，再增設一〈社區發展與康樂研
究> 專 業 課 程 。 我 們 還 計 劃 於 開 設 〈 日
本研究》學系。目前的日本研究多以語文、文
化、歷史爲主，我們構思中的《日本研究》雖
然也有文化和歷史的科目及相當的日語訓練，
但將以介紹和研討日本現代社會、經濟和政治
爲主。戰後日本的崛起，已成爲亞太區和世界
中擧足輕重的國家，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研習
現代日本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MR. COLLINS WRITES ABOUT PLANS FOR THE ENGLISH DEPARTMENT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all First Year students have
the opportunity of taking some English courses, but as yet
there is no f i r m programme for Second Year or Final Year
student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satisfied with the status quo. There has been considerable discussion within the Department during which the
nature and the extent of the courses which we w o u l d pro pose for each Department have been examined in some detail. Last year the Academic Board agreed that all First
Year students of the Business Faculty w o u l d be required to
take at last three hours English a week. By the beginning
of next academic year w e hope that agreement will have
been reached at College for English to be a required subject for Second Year students of Social Sciences and of
Business. Translation students, as mentioned earlier, have
always been required to take English, so the only changes
in their course w o u l d be in nature rather than scope.

Till now our teaching of English to Business students
has had little choice but to concentrate on "Business English", that is to say the particular brand of English which
is used in business correspondence. But it is a fallacy to
presume that a casual acquaintance with a series of stylized phrases is sufficient for the business employee.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the basic ability to write clear simple
English w i t h o u t grammatical errors or solecisms of usage.
Only w h e n the basis of the language has been firmly
established can the student embark w i t h confidence on an
English course which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rofessional
purposes. Now that the college is freed f r o m the incubus
o f • ' A ' Level teaching, the English Department is looking
f o r w a r d to establishing practical and interesting courses
for all Lingnan students whatever their discipline.

Now w h y should English be so important for students
whose native tongueiischinese, and w h o spend most of the
day speaking Cantonese to each other or watching television on the Chinese channels ？ The necessity for a knowledge of English arises f r o m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has
developed f r o m a rather sleepy colony into a major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entre. Apart f r o m the longestablished British firms like Jardines or Swires,which have
been in Hong Kong since the very early days of the British
presence, there are now many Banks and commercial
firms w i t h American, Japanese, French, German, or Dutch
management, and more foreign firms are still being established here. Yet all these firms in their relations w i t h countries overseas, apart f r o m their home country, use English
as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f business. While a knowledge of Putonghua will certainly be very useful in the future, and a knowledge of Japanese, French, or German is
helpful in individual firms, the lingua franca of the business c o m m u n i t y is overwhelmingly Engish. Whether you
speak English w i t h a British accent or an American accent
is unimportant as long as you can read fluently, write correctly, and understand spoken English whatever the
acc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w h o is himself an accomplished linguist is well aware of the necessity for all our
students to achieve competence in English. As Head of Department it is unlikely that I shall still be here to se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ull English p r o g r a m m e for all students
during their entire stay at the College. But the early planning for such a p r o g r a m m e is now well-advanced,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n a few years the standard of English
will improve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llege.

FREEDOM & CHOICE

PROFESbOR SlMON SPEAKS ABOUT
TRANSLATION DEPARTMENT'S FUTUR二’
Starting from next year, the Translation Department
will set a minimum number o f options which students
will have to choose from th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o f
the course: bi-lingual courses in translation from and into
Chinese, mono-lingual courses Chinese and mono-lingual
courses English. Students will need to select a minimum
number o f creditsin each o f these components. For the remaining credits they can take whatever they like. They
may, therefore, c o m e out o f the present Diploma Course
with different strengths: They may be translators or interpreters with m o r e strength in Chinese than in English, or
vice versa They may also develop special strengths in interpreting or in written translation.

Professor Simon pointed out that for the present
Translation P r o g r a m m e to evolve into a future degree
programme, there are all kinds o f alternatives which need
to be discussed by the staff, the student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Advisory Board. For the time he could do no more
than give some indications o f the range o f possibilities. He
stressed that because discussions have only just begun,
many o f the possibilities may not be realised.

For the degree programme, the Department will have
to allow students more freedom, that is more choice than
exists in the present Diploma course. The Department
may see itself as having two missions. One of them will
be to train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But
another might be to meet the needs o f students who wish
to develop bi-lingual skills as part o f a somewhat broader
programme. In both categories there will be some students who want to specialize in oral skills，others in written skills. Some students will want to develop their skills
in translating from English into their native language, but
there may be some who will want to translat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All these demand different sorts o f
concentration. In a degree programme, students will have
to be given more choice. It will have to be a flexible
programme.

The Department hopes to double its student intake in
the future, increasing from 25 each year at present, to 50
in the future, depending on the size o f the language
laboratory. The College has the target o f bringing in a
translation degree p r o g r a m m e in 1991 or, more likely, in
1992. However, the Department needs resources to double
the student intake, decrease the amount o f lectures per
staff member and to provide additional audio-visual facilities, another language laboratory, a special study room, a
place to show videos, and so on. All o f that goes without
saying in an institution which gives degrees

For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left the course with a diploma, a conversion programme will be offered, covering
those bits o f the syllabus which they did not cover in the
di ploma programme. The conversion programme should
become available in the evenings.
At present the Department needs more certainty, and
by September it will have a fairly firm idea o f the general
shape o f the translation programme. There will be some
informal indications o f the kind o f proposal the U P G C
wants to make to the Government in April. There should
be a ‘ yes' / ‘no，decision on upgrading, a decision on the
target number o f students and some recommendations on
getting another site. At present the College is working on
the assumption that it will get a new site for its campus
and that the U P G C will want the number o f College students to grow to 4,000. B y July the College should know
whether it is right in its assumptions.

謹。©觀令
隨著六四事件之後，港人玫治意識的提高

(2)特定歷史處境一主要是指透過玫黨去解決

玫黨的功能

危棧。這些危棧包括法統（legitimacy

，與及港英玫府在九一年引入立法局十八位直
遴議席，玫黨（political

party ) 的 出 現 便 變

既然，巳知道玫黨的種類可以如此剴分，

)，

參與（participation ) 及 整 合 ( i n t e g r a t ion ) °

得順利成章。但是，我們對玫黨的理解有多少

宄竞，玫黨的功能又是甚麼呢？首先，玫黨有

呢？本文將針對玫黨的功能、種類、玫治制度

助於招暮玫治人才，使人才更容易獲得支持，

與及出現條件四部份，加以分析。

從而能進入玫治的舞臺之中。就以英國國會選

⑶玫治發展——指現代化的過程之中，產生有

舉爲例，暹舉费用多由候選人的玫黨提供，令

助於玫黨產生的社會條件。在香港的社會情

黨紀以至玫黨的影響力大大増加°

況主要是環繞市民玫治文化(political

為了清哳概念，我們須先為玫黨下一定議
。根據拉柏倫已拉(Joseph
和章拿（Myron Weiner

sub-culture

LaPalombara )

)的說法，玫黨具有

另夕卜，玫治社教化(political

socializ-

下列的特點：

ation

(I

組織各類型教育活動、提供有關資訊，使人民

)組織上的連f性；

)亦是玫黨的功能之一 °玫黨可以透過

(n)基層組織與中央之間的固定溝通；

明白各項玫策的爭辨之處與及所帶來的影響；

(ID)有尋求執玫（單獨或聯合）的決心；

甚至，人民更可以透過參與選舉活動，提高個

(IV)在投票時爭取暹民或發展其他形式的羣眾

人的玫治意識。

)的改變。即市民對玫府權威

態度上改變與及是否相信本身有權和有能力
去影響權威行使權力。（註八）

相信，透過以上的敍迷，當可幫助各位對

性支持。（註一）

玫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和了解。但是，在爭取
玫黨的第三個功能是利益整合（interest

更大的直選議席比例之外，我們是否需要檢視

integration)。玫黨能夠透過一些内部程序（

一下未來的玫治架構呢？在一個行玫權力過大

黨與玫黨制度》一書中，更直接地說：“玫黨

internal party procedure ) ， 使 不 同 的 意 見

的情況之下，玫黨又如何發揮其作用呢？

是參與暹舉，並在暹舉中有能力令候遴人當選

或利益，得以表達（presented

公職的玫治團體”。（註二）

discussed

薩爾多里（Giovanni

Sartori

)在《玫

)、討論（

)、協商(compromised )與及整

合 ( a g g r e g a t e d ) ° (言主六)
社會學家尹恩•羅伯遜認為，玫黨“是為
了贲現玫府的合法統治這一特別目的而組織起
來的一琿人。玫黨是民主制的關鍵，它們把投
票人同玫府連接起來，……它們動員尊眾。”
(鼓三）
玫黨的種頹

根據莫里斯.迪章爾熱（Maurice
erger

Duv-

)以力量大小的標準，玫黨可釗分爲五

大類：
一，完全沒有重要對手的1獨大黨」（domi-

玫黨制度(party

system )

註釋

nant party ) J

1. J o s e p h L a P a l o m b a r a

二，可以取得議會過半數席位的「主要黨」（
parties with a majority

bent)；

三，通過其它玫黨的支持，蠃取議會優勢的「
大黨J

( major party

)；

反對勢力的1中黨」（medium

party)；

五，不管在朝在野都不能扮演任何重要角色的
小黨J

( minor party ) ° ( 註 四 )

and Myron

ner •• “The O r i g i n and

single-party system ) ； (二}兩黨制(twosystem)；(三)多黨制(multi-parties

system)。在不同的玫黨制之下，玫黨的發展
模式就有很大的分别。比如，中國玫府現令雖
實行多黨制，但基本上以共產黨擔當執玫黨的
角色，領導其他細小的黨派，這無疑是變相的

Wei-

Development

of P o l i t i c a l P a r t i e s M , in

通常玫黨制度可被劃分爲三種：(―—黨制（
party

四，在聯盟玫府中居次要地位而沒法領導主要

r

玫黨的發展似乎要配合相應的玫黨制度。

r a and W e i n e r ( eds. ) ,
P a r t i e s and P o l i t i c a l

LaPalomba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 •
2.Giovanni

Sartori,

" P a r t i e s and P a r -

ty Systems : A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ysis ' , C a m b v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1976,

Vol.

1,

Anal-

Press,

p. 64.

一黨專玫。所以，將來玫黨在一個怎樣的制度
以聯繫理論（linkage

theory ) 來 剴 分 玫

3.尹恩•羅伯遜，“現代西方社會學”，趙明

之下運作，也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箏 等 譯 ，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8.

673頁。

黨，又可分爲下列四類：
一，participatory

4.車明堃’

parties °

指協助其黨員參與玫策制定的過程，包括

力困體與玫黨玫治”。節錄自

“玫制面面觀”——基本法詁詢委员會秘書

玫黨出現的4糾牛

處編印。75页。

以他們的意志作爲立法的根據。例子是滇
洲的工黨(Australian

Labcr Party ) i

二，policy-responsive parties °
指玫策會以其成員的利益爲制定的基礎，

一般來說，玫黨出現的f^f牛，可分爲三個
主要方面：（註七）
(1)玫治制度因素——塞爾熱（Duuerger

5. Kay Lawson，

“The Human P o l i t y

A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o P o l i t i c a l
Houghton M i f f l i n ,

)

但不會直接由他們指定；

提出了議會或選舉起源的和外辦起源的兩種

三 ， c l i e n t e l i s t i c parties °

構式’結合議會及暹舉制度的發展，對玫黨

6.同上，256—257页。
7 . J o s y c h L a p a l o m l e a r a and M y r a n
iner,

The O r i g i n

and

指肯定給與其成員某些物質利益，但不會

的制度性起源作出探討。從本地社會來看，

鼓勵他們發表意見。例子是意大利基督民

是 指 官 僚 玫 體 （ b u r e a u c r a t i c party ) 如 何

P a r t i e s and P o l i t i c a l

主 黨 ( I t a l i a n Christian

透過玫制改革及開放，使官僚從玫府较玫治

Pinceton University

Party

Democratic

)；

性的角色中遂淅淡出；而議員的角色則相應

四 ， d i r e c t i v e parties °
指透過協助玫府控制人民，以求將投票者
(voters ) 與 玫 府 相 連 起 來 ， 避 免 大 多 數
人參與玫治事務°

(註五）

地増加，例如：設立專責委員會，便有助於
提高議員的能力，使之能對玫府玫策作出有
贲質的建議。

Science",

1985 p. 262.

of

Political

8.同上。

Parties"

We-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Press,

1966 )

負 頁

校政諮詢會
校政諮詢會於二月十五日的週會擧行，是
次諮詢會的目的是使各同學對於校政方面有更
深入的了解。而出席諮詢會的校方代表分别爲
：校長陳佐舜博士、總務長夏廸星先生、輔導
長周國正博士、秘書長姚若冰女士、註册處處
長梅樂活先生、圖書館館長吳袁家瑜女士、電
腦中心操作經理陳綺文女士及飯堂東主姚炳霖
先生。同學們就學校發展、校內設施、圖書館
服務及飯堂服務方面提出問題討論，反應頗爲
熱烈。
對於學校發展方面，同學們最關注的莫過
於「嶺南升格問題」及若被納人「UPGC」
後的「追補學位」問題。
校長回答此問題時稱，自本年一月三日「
理工及大學撥款資助委員會」屬下的一個委員
會探訪學校後所收到的「非正式」訊息判斷，
嶺南是很有希望，幾乎是可以確定於一九九一
年七月一日被納人「UPGC」，但現在仍未接
到任何正式通知。事情的揭盅有待四月份於倫
敦開會商議後，再於六、七月提交整個意見給
政府作最後決定。
而現時我們的問題並不是能否被衲入撥款
委員會，乃是如何擴充校舍並將學生人數增至
四千（即擴充現時校舍或是另覓他地發展？）。
一月三十日，本校收到UPGC主席來函，要求
我們接觸政府的「屋宇地政署」尋找適當校址
，理想建校的地勲有：赤柱、馬鞍山及屯門，
但仍有待商討。

嶺南若被納入UPGC，也得邀請校外的學
歷評審委員會（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
作評審，評審完畢擭批準及通過校內評審後，
才能開辦學士學位課程，估計最快也要於一九
九一年十月。各學系開設了學位課程後，各畢
業同學可以讀一些CONVERSION COURSE
補修學分，取回其學位資格。

更多儲物櫃，所以增添儲物櫃一事仍是懸空。
但今年所有儲物櫃都會看新粉飾及維修’不過
希望各同學與總務處合作，準時移交儲物櫃，
以便處理。還有現時校內各設施損毁問題，如
抬椅、門鎖乃至厠所積水……等等，總務處是
有派人修理的，可能是消息傳遞出現問題，故
一些設施遲遲未能維修，這勲同學們應多與總
務處通力合作。

在此校長鼓勵更多同學透過各種方式參予
校政，使各同學及學生會充份發揮其功能來爭
取嶺南升格；學校方面’秘書長姚若冰女士也
表示現正積極尋找專門人才，幫助學院發展學
位課程。

另飯堂方面，近來因飯堂男厠地板常積水
，所以引起同學對其衞生的關注。飯堂東主姚
先生解釋，厠所積水是因牆中水喉爆裂，維修
困難，且需時很久，故希望復活節期間騰出時
間修理。

至於校內設施方面，因爲圖書館藏書及儀
器漸多，空間縮小，座位亦減少至一百七十七
個，以至同學缺少安靜環境溫習，所以學校計
劃將銘顯堂地下的會議室擴展成爲現時圖書館
的一部份，預計將於九一年完成整個工程。
會中更有同學提議將林護圖書館與嶺南圖
書館安裝電子檢查系統（ELECTRCWIC
CHECKING SYSTEM )來聯繫，使到林護
圖書館的書籍和嶺南圖書館一樣可以外借。但
據吳女士解釋，因林護圖書館的藏書多屬參考
書籍、期刊及報紙，是不能借出的。再者，林
護圖書館與嶺南圖書館中間相距三層樓，安裝
該系統時會出現極大困難。

飯堂人手不足及輪候購票時間過長，亦是
同學常常抱怨的。姚先生承認飯堂人手的確不
足，因此已在增聘中，至於輪候時間過長，他
也認爲用人手寫票眞的不夠效率，購票的銀機
是可行的，但亦得要聘請收銀員，因此，此事
亦有待聘得收銀員後才能實行。

總務方面，學校儲物櫃不足是一個長期爭
議的問題，但因學生中心地方細小，無法容納

除此之外，同學們還就學生事務處提出
獎學金的詢問，周博士稱現時學校所給同學申
請的獎學金有四種：一、政府的免息貸款及獎
學金；二、南聯、蘇浙獎學金；三、嶺南敎育
機構提供的獎學金；四、私人捐助，每年合共
約二百多萬元。
經過一個小時對校政的諮詢，相信能替同
學們解答不少校政上的問題，拉近學生與校方
的距離。

SINGING CONTEST 90
一年一度的歌唱比賽（決賽）於二月十九
曰擧行，並揭開了「學生節九零j的序幕。

唱組的一隊六人組合出人意表的演繹手法，更
令台下觀衆爲之嘩然丨總之’今年的比賽過程

是次歌唱比賽參加人數打破歷年紀錄，共

旣緊張，又富娛樂性’尤其是當幹事會、嶺委

有六十多人參加獨唱，組合方面則有三十多隊

會、代表會及各系系會職員在各同學及兩位司

，經過二月七曰的初賨’在芸芸參賽者之中，

儀盛意拳拳之下上台高唱「校歌」，眞稱得上

有十位同學及八隊組合脫穎而出，進入決賽。

莊譜並重。

今年歌唱比賨籌委會邀請到香港電台唱片

經過三個小時的龍爭虎鬥’及三個組别的

騎師伍曼儀女士、何重恩先生’唱片監製鄧秉

比賽：獨唱組比賽、合唱組比賽、系際比賨，

正先生及塡詞人劉卓輝先生澹任評判。司儀方

結果獨唱組冠軍由社會科學系二年級黃瑞華同

面，_委會亦打破往年慣例，特别邀請了商業

學 奪 得 ， 參 賽 歌 曲 是 A L M O S T OVER YOU

電台唱片騎師郭啓華、盧玉鳳爲大會司儀，二

；亞軍由市塲學系三年級周家慧同學奪得，參

人妙語如珠’風趣幽默的表現，實爲本屆比賨

賽歌曲是與淚抱擁；季軍則由社會科學系三年

磨添不少氣氛。表演嘉賓方面，則邀講了著名

級唐永忠同學奪得，參賽歌曲是SUDDENLY

歌手蘇永康和吳國敬，他們精彩的表現，爲大

。合唱組方面：冠軍爲「四聲道j、亞軍爲「

會生色不少，尤其是當歌手吳國敬表演時，更

BREAKS」；季軍爲「P-C T H R E E 」 。 至 於

把現堪氣氛推至頂峯，一曲「玩火令在坐各

系際比賽：冠軍爲「市塲學系系會j、亞軍爲

同學聽得如療如醉，還拍手和應，最後亦在一
片安哥聲中再次出塲重唱「玩火」，並走到台
下與各同學打成一片，熱鬧非常。
本屆歌唱比賽參賽者實力平均，無論是歌
唱技巧，乃至台围方面也較去届出色，當中合

「會計及公司秘書學系系會」；季軍爲「商業
電腦學系系會」。
隨着歌唱比賽的結束’下一個由七系參予
的大型綜合晩會將會是學生節的重頭戲「嶺南
之夜」，講大家拭目以待吧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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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ing eyes at the waves that tried in vain to
climb as high as they could onto the looming
cliffs, and the currents maneovouring mysteriously
around them. In no time, despite a series of maneovours to avert the cliffs, they were looming
higher.

The promontaries could not yet be seen, and
the crew on the boat were still incapacitated by
sea-sickness. The sky was leaden, the sea greenish-dark and the cold wind and wetness stiffened
the finger-joints. The sea was boundless and there
was a sense of desolation. The waves jerked the
boat aimlessly, the sails pressed the boat to one
side or the other. Sometimes a rolling wave sent
the boat hurrying forward and then let it down
heavily, sending salt-sprays on the crew and making their stomachs sick.

The crew-members sat, bright yellow figures
in sous-westers
and bright red
life-jackets,
arraigned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boat, three on
each side holding the sheets (ropes that control the
sails), one stationed in front to keep a look-out,
another steering at the back. One or two who
were less defiant to the sea sat huddled inside the
boat, completely wrcked. Others tried to cast their
eyes to the distance to ward off sea-sickness and
their faces looked dull. Only the instructor was
jolly, he sat singing, beating his rhythm with his
feet, munching away at sandwiches, giving orders
occasionally, all with an expression of caring-fornought.

"Qjuick, get out the oars ！" the instrurtor yelled. The crew was aroused and there was a
scramble to take out the oars. “ Come on,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feeling sorry for youself?" he
yelled to the most passive one in the crew, soon
six oars were extended from the boat and the crew
strained to pull at the oars, under the count of
one-two-three. After struggling with the currents
for a while, the crew managed to ward off disaster
for a while. The sails were tried again but without success, and they relapsed into rowing. This
was repeated several times before the boat escaped
the grip of the malevolent sea.

SFL&SHIHI!
The promontaries could be seen now and
there was the smell of land. Soon they came to a
passage between two islands and there was a lull.
The sails flapped.
The souls that were striken
dead revived, and looked around with strange,

The car came to a halt with a jerk at the junction. The suspension was so good that one felt as though he was bobbing in
a boat. The car grumbled like a horse held back, impatient to go
again. My boss, relaxing his grip of the steering-wheel, looked
round casually. He was corpulent in built, the two arms in rolled-up sleeves that he lay on the steering-wheel were round and
plump. One can also see the folds of his tummy contained by
his shirt like flour dough in a bag. He was a little hunched and
he bent a little forward while driving , as if he was careful not
to run an ant over. His hair was undressed and straight; it covered his head like that of a kid's He wore black-rimmed spectacles. His face was kid-like and a little comical in expression, his
eyes were round, as if ready to get surprised by anything.

He began to tap the steering-wheel in fusillades with the
rounds of his fingers. We couldn't strike up a conversation so we
remained silent. I didn't know him well, it was because of this
rainy weather that he offered me a lift.

Having nothingto say, I looked at the views around. The
rain-drops were no sooner barn on the screen and stealing down
than they were brushed aside by the mechanical wipers waving
to and for, where they ran down in streams. Ahead cars fleeted
across, spurning up rain water. Rain danced on the road, and it
obscured all lights and sights. Headlights, their halos enlarged by
the shafts of rain they illuminated burned holes in the darkness.
Pairs of headlights drew near in succession, blinded us for a
second, and then swung to our left. But all these were going on
in dumbness, for the tightly-closed windows buffered all the roaring noise of traffic or the splatter of the rain, allowing only the
sound of the most noisy of engines and the rain tapping on the
roof to force through.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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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at the crew relapsed into sea-sickness
again.

The light turned orange, and my boss like an
agile participant in a grand prix unclutdied,shifted
gears and started for ward. Suddenly there was a
mad scuffling with the steering- wheel, a muffled
groan issued from my neighbours mouth, alarmed
I looked up in time to see the looming wall of a
bus. The scene then spun like that on a round about, a screech like that of a frightened woman
issued from the car and fear electrified me. I gaped,
my heart stopped and my body stiffened. I stared
to see the side of another car project itself on the
screen, the noiseless vaccum within bursted, a deafening clamour surged in , I was bent fully forward
before I was flung heavily backward, pieces of shat tered glass showered on me Then, the vibration of
metal as thought I was being tied to a guitar cord.
A pail of smoke rose from the engine like the car's
departed soul. For a brief second an acute pain
surged up from my legs and threatened
to explode my head, then I was thrown into
oblivion.
Later in the hospital I was told that
the bus I spoke of was nowhere to be
found. Again it was one of the race of
unscrupulous bus-drivers that would
not stop even when the lightwaschang/•ng that caused the accident. I wished
they would die out. Another victim in
this accident, my boss, took one year
to recover but by then his business was
in ruins.

贞贞

十年了 ！它變成怎樣呢？是一個繁華鬧市
，遣是跟以往一樣，人們過着日出而作，曰入
而息的農村生活呢？

不容易才能給人擠上去，而那位售票員也只管

：「在這裏用泥起個灶吧？我想吃烤甘薯呢！_

呼呌乘客買票，那些乘客也取巧的說買了，反

滿以爲她會幫我，誰知她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我

正沒有什麼憑捸！

，笑說爲何不到市塲買，何必把雙手弄髒，而

腦海中不停汤出兒時的片段。日間愛與她

個多小時的車程弄得我腰酸背痛，下車一

且又费時。遣說市塲有許多東西賫，甚至有新

赤着腳往山上跑，夜裏也愛與她一起捕捉螢火

看，村子的一切跟從前沒有兩樣，只是多了幾幢

鮮的蔬菜，而現在已沒有人在天未亮時到菜園

蟲……一串串的回憶浮現眼前。

華美的屋子，說是他們所謂的「香港客」回

摘菜了。眞不知她何時變得迻般現實！

「鳴鳴」，火車的氣笛在長鳴，回來了，

來建的，好使在各位鄉親父老面前炷耀一畚。

杏儀問我爲何十年後才回來，我對她說我

終於回來了 ！步出車站，眼前景沈把我嚇了一

屋子的前端是一個養着烏頭魚的池塘，可惜近

討敢沒有電、沒有自來水的落後地方！我更窖

跳，心在想這究竞是甚麼地方。它擁有一個熟

年村子裏的人賺了點錢，紛紛把原有的房/盖加

怕黑夜没長的孤寂！其贲這不過是戥言罷了，

識的名字——袓國，卻有着不平凡的變逶。

建，佔用了不少土地，魚塘的面積跟以前比較

小孩子那個不窖怕黑夜呢？

車站内廣播聲不停的重復着，車站外行人

少了一倍。而屋子的後端仍是長滿果樹的園子

杏儀聽了我這畚話，雀躍的對我說：「現

熙來攘往，有的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趕上火車

，記起夏天一到，園子的麴果樹便結滿果子，

在有了電，黑夜不用昏暗；有了自來水的供應

，有的趕着乘搭公共汽車繼績他們的旅程，只

滿園頓時一片紅色，杏儀與我最愛攀上榭上，

，不必再辛苦的到井口挑水；更重要的是有了

見每個人的臉上毫無表情，目光呆滯，很是冷

一逄吃麴果，一邊乘涼，現在想起，回味不已

電視機，不再感到寂寘，那你以後要多回來啊

淇！回頭一看，又是一片新素象，計程車司機

o四周的景物也沒轉變，青葱的田野長着綠油

擺出一副熱情友善的模樣來招攬乘客，還耐心

油的蔬菜，有大白菜、生菜、菜心、茶蘭……

我不明白她爲何如此高興，有電和自來水

M他們討價還價，四周嘈吵的聲音使我思緒

數之不盡，還有甘蔗呢！左逄有一琿水牛悠然

的供應有什麼大不了 ？我每天在香港也可以享

紛亂’。
她在那裏？等了那麼夂還沒出現，難道信給寄

I j

自得的在河裏憇息、身型龐大，不像在香港看

用這些設備。兒時回來的時候，曾帶了一輛電

到的那樣職瘦；右邊也有一尊鴨子在公路上走

動汽車，那時候杏儀目不轉睛的盯着它，問我

失了 ？心中不停地為她找藉口，好使自己能平

過，發出「呷、呷」的聲音，很是有趣，這便

爲何這輛車子會自行走動，我笑她不知道有電
池這種小發明，在以前村子的確很落後呢！

靜一點。徬徨無助之際，人尊中隱約聽到一把

是載滿我童年回憶的地方一我的故鄉！

似曾相識的聲音在呼喚我，抬頭看見的，是一

「杏儀，你現在怎樣？」我問。

張既熟識但又感到陌生的面孔。十年了，畢竟

「我沒有上學了，跟一些同學到紗廒裏做

我倆已長大！

回來一星期了，村子的地方都給我走遍，
最沒赵的就是每晚吃過晚飯後家家户户都閉着

工。」她冷滇的說。

門户看電視，那播完又重播的剌集，我幾年前

「那家裏的田怎辦？J我好奇他問°

已看過了，差點可以把剌本背出來，但他們還

就是炮尬的對望，然然不語。分隔了十年，我

「種田？現在那有人欽在家裏種田，沒出

是被這細少箱子的魔力迷住，仍看得津津樂道

倆應有說不盡的話兒，爲什麼我只然然的跟隨

息的，現在種田的人，只有一些上了年紀的老

。現在的人們碰了面的話題，已不是從前的鄉

她走？至少也應該像小說哀的情節，我倆相擁

人家，他們耕種不過是爲了向公社交待和消磨

間逸趣，什麼的「令年收成如何？」變了「昨
天那齣剌集進展如何？」

「杏儀」，一句平凡得很的開塲白，接着

而哭，想想現在又不是什麼失散重逢，爲什麼

時間吧！年青人應出外闖一畚事業，爲什麼要

要哭！其實，我們是童年要好的朋友，還需來

給這幾畝田束缚着自己，若可能的話，我也會

這一套嗎？

到城市碰運氣。」她理直氣壯的說°

我走了，杏儀依依不捨的看着我，我不知
會否再回來，反正十年之後，村子可能變得像

城市的公共汽車擠滿人，他們毫無守秩序

「做工人是否眞的那麼吸引？雖然村子裏

的觀念，像沙甸魚罐頭般的車箱，司機遣開車

所有的人都說做工人收入好，社會地位高，我

想對她說，其實我愛在天未亮時到田哀摘菜，

門給乘客上車，眞不知如何擠上車才好，最可

卻認爲耕種比起做工人來得偉大，沒有農夫，

愛在田裏烤甘薯吃，愛到井口祧水，縱使桄得

笑的就是車上設有兩扇車門，而兩扇車門都可

我們連吃這種基本條件也沒有，又怎能生存，

滿桶子都是榭葉，可惜我一件也做不到。我哭

以給乘客怍上落車之用，不像香港那樣上車和

怎能發展工商業呢？」我說。

了，爲了她鳴？我想是爲了我不能拾回我童年

下車用不同的車門。杏儀吋我上車，看見那車

走遍一塊田時，忽然想起兒時最愛吃的烤

箱，心暗道自己又沒有練過奇門適甲之術，好

甘薯，興緻勃勃的拉着她的手走進田裏對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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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的莊期轉眼就到•卸任在即•心中明

提起筆，卻不知要說些什麽。

然若有所失。這I旱來，自問封嶺委工作並沒

有做到全力以赴。想起上莊前許下的諾言，心

中滿是慚愧和歉意。幸而•我運不至於I無所

獲。在嶺委的這些日子裎•我學到的不僅僅是

編輯方面的工作•也學到了編輯以外的許多許

及他們所付出的最大忍耐•我是充滿感激的丨

多：•：.無論如何•對嶺委同人的試心協作•以

電話：H—745684

上任至今，最大的苦惱仍然是稿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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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來稿須付眞實姓名、系别、級别及通訊方

努力固然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支持和鼓

_書心得、電影後感、意見發表等。
(二)來稿字數最多不可超過3000字，英文稿不

勵丨願..共勉之丨

一般稿例：
(一)來稿題材可爲校園消息、生活感受隨筆、

「嶺琿」編辑組
總編輯：馬慧突
副總編辑：王品淑
區天祐
主鳊：陳月華
英文主鳊：揚漢明
執行編辑：鄭玉霞
資料後集：何婉贞
編訓班籌委成員：黃喜慧

香港那樣繁莘，分不出這是什麼地方了 ！我很

